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大选失利后走下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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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 斡旋俄乌冲突 特朗普的“算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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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23日举行联邦议院选
举，保守派政党联盟党重新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领导人默茨有望
出任总理，现任总理朔尔茨领导
的偏左翼执政联盟表现不佳，极
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首次跃升
为第二大党。德国政局将如何
发展？请专家解读。 ——编者

德国大选主流政党式微
组建联合政府路在何方

 默茨（中）获胜后接受祝贺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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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乌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

白宫易主之后的美国开始用另一种

“全政府模式”来处理相关事务。不

论是在利雅得举行的美俄高级官员

会谈上，还是在基辅和华盛顿之间

的唇枪舌剑里，都非常鲜明地反映

着美国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切。

优先讨论经济问题
在结束沙特的会晤后，美俄双

方表示随着外交关系的修复，会思

考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在美乌的反

复交涉中，围绕矿产资源协议的争

执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番操作

下，未来俄乌边界如何安排这样的

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几乎无人提

起，热议的反倒是乌克兰应该向拟

建的俄乌重建基金注资多少亿美

元，以及乌克兰应该为冲突结束后

美国的进一步援助支付多少利息。

不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

和总统俄乌事务特使凯洛格多次敦

促乌克兰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

本森特和商务部长鲁特尼克也在积

极参与协议设计。

不论是美俄未来的经济合作，

还是乌克兰重建的资金方案，自然

都有其价值。然而问题在于，在一

些冲突双方更加关注的重大政治和

安全问题尚无定论的情况下，先讨

论战后经济安排，总会给人一种本

末倒置的错乱感。正是因此，乌克

兰虽然有求于人，不得不与美国就

矿产协议反复拉扯，但也在不断提

醒美国，乌克兰是否签署协议主要

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安全保障。俄

罗斯虽然似乎从美国的政策转向中

获益，但也表示，对特朗普政府的乌

克兰“和平计划”还不够了解。

之所以出现当前有些荒诞的局

面，主要在于特朗普很可能在俄乌

冲突中所图甚大。

过去美国斡旋冲突一般有两种

情况：其一是美国虽未参战，但深度

卷入其中。此时斡旋冲突要么是为

了脱困，要么是为了转向，要么兼而

有之，总之是遵循战略逻辑。其二

是美国并未过多卷入，斡旋冲突主

要是为了让领导人赢得外交声望，

增强国际影响力。而无论哪种，美

国都很少像现在这样将经济问题置

于政治或安全问题之前。

欲从两边获得实惠
特朗普及其团队中很多人之前

都曾提出，美国在乌克兰无谓地消

耗了战略资源，必须及时止损。因

此，如果单纯为了摆脱乌克兰这一

包袱，或为了改善美俄关系，鉴于俄

罗斯目前在战场上处于优势，特朗

普并无必要逼迫乌克兰签署所谓矿

产协议，美国只要一走了之即可。

反之只能说明，特朗普想要的远不

止脱困和改善美俄关系。

有美国智库猜测，美国代表在

沙特提到的经济合作机会，是希望

俄罗斯承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低

价对美国出售石油，帮助特朗普降

低美国油价，抑制通胀上涨。如果

猜测属实，那么结合特朗普团队对

美乌矿产协议的“盈利性”表现得如

此饥渴，可以推测特朗普是希望通

过斡旋从俄乌两边都获得经济实

惠，尽量填补“减税+高关税”组合

可能挖下的通胀大坑。换言之，这

是为了拯救自身并无多少经济合理

性可言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

当前美国似乎是在以双轨斡旋

俄乌和谈，负责对俄谈判的是国务

卿鲁比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

兹和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负责

对乌谈判的则是俄乌事务特使凯洛

格。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更重

视俄罗斯而轻视乌克兰，但另一方

面也可能是为了不让俄乌直接接

触，便于美国作为中间商“吃差

价”。从这个视角来考虑，那么美国

将欧洲排除在俄乌和谈之外，可能

就不仅仅是因为轻视。

特朗普现在大谈美俄经济合作

或美乌矿产协议，给外界传达一个

强烈信号，即美国不仅已经找到俄

乌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和安全解决

方案，而且该方案中还有足够的空

间让美国“盈利”。然而事实是否真

的如此，似乎还难下定论。如果这

仅是虚张声势的把戏，在美俄和美

乌均达成进一步协议后，冲突还是

无法停止，那么美国政府恐怕将面

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经历了德国历史上首个三党联盟（社

民党、绿党与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联合政

府）三年多内斗不断的执政后，德国民众对本

次大选寄予很大热情，82.5%的选民参选率是

两德统一以来最高值。选举结果显示，德国

有望组成选民理想中的大联合政府（联盟党

与社民党）。然而，这或许只是更大暴风雨的

前奏，留给新政府证明自己执政能力的时间

不会太久。

两个极端政党是真正赢家
当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宣布胜选的那

一刻，联盟党人定是喜中带忧：如愿成为议会

第一大党，默茨也有望问鼎总理宝座；但是，

联盟党得票率只有28.6%，不仅低于“全民党”

的标志线30%，而且是联盟党历史上第二差

的成绩。

“交通灯”联合政府的各党均遭遇了得票

流失：最惨的是朔尔茨总理所在的社民党，得

票率16.4%跌至历史谷底，比上届选举大幅下

跌9.3个百分点；绿党的得票率跌至11.6%，与

上届相比跌幅为3.1个百分点；提前退出联合

政府的自民党在此前民调中始终为能否越过

5%门槛而胆战心惊，最后依然倒在了门槛

前，得票率下降7.1个百分点，仅4.3%，继

2013年后再次沦落议会外。由此，德国主流

政党即政治中间力量进一步式微。

尽管表面上联盟党是大选赢家，但真正

的赢家是两个极端政党。

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得票率飙升到20.8%，

相比上届翻了一番，也是本届大选涨幅最大

的政党。而且，由于德国选择党坐大，德国政

治总体右转：右翼阵营在上届选举得票率

45.9%，本次选举达到49.4%。

极左的左翼党是本次选举的一个“惊

喜”。此前民调中，左翼党支持率长期徘徊在

5%门槛上下，但是选举结果出奇的好，得票

率达到8.8%。

左翼党支持率飙升也导致瓦根克内希特

联盟（瓦盟）的悲惨命运：这个2024年1月从

左翼党分离出来的新党，在当年6月欧洲议会

选举以及9月德国东部三州选举中脱颖而

出。乘着这一强劲势头，瓦盟主席莎拉 · 瓦根

克内希特信心满满，意图首次参加联邦议院

选举就实现突破。然而命运弄人，瓦盟最后

得票率为4.972%，离5%门槛仅一线之差。

经济和移民成为关键议题
本次选举的关键议题是经济和移民。选

后民调显示，决定选民投票的重要议题按序

排列依次是：内部安全、社会保障、移民、经济

增长、环境与气候、和平保障和价格上涨问

题。各党也都在拼经济、保民生、限移民等问

题上，尝试凸显本党立场。

本次竞选过程中，值得仔细品味的是联

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的竞选策略。在德国经

济遭遇连年萎缩之后，选民对重振经济有着

很高期待，联盟党由于传统上被认为经济治

理能力强，因此很长时间里支持率维持在

30%一线。然而，在德国各地频频爆发难民

袭击事件后，默茨主动挑高了移民议题的关

注度，联盟党在联邦议院先后提出两个旨在

限制非法移民的提案。其中第一个提案，在

社民党和绿党不愿妥协的背景下，默茨不惜

默认德国选择党的支持，使提案得以在联邦

议院通过。但是，默茨及联盟党也为此受到

批评，因为他们破坏了德国主流政党不与极

右翼政党合作的“防火墙”。德国多地爆发反

对极右势力的游行示威，默茨一度遭遇信任

危机，迫使他多次重申不会与选择党开展任

何形式的合作。从选举结果看，默茨在移民

问题上“全线出击”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联

盟党的得票率最终略低于此前的民调，而选

择党的得票率却得到了巩固。

从左翼党的视角来看，默茨的冒险行动

也有些得不偿失。左翼党在莎拉 · 瓦根克内

希特团队出走后一度跌入深渊，但在新领导

层带领下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本次选举中，

左翼党主打社会福利议题，主张提高工资、降

低租金和物价，响应了许多选民的民生诉

求。而左翼党在默茨挑起的移民议题争论中

的稳固立场更为自己加了分。左翼党是联邦

议院中唯一一个反对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强

硬立场的政党，这也是它与批评移民问题的

瓦盟决裂的原因之一。左翼党的明确立场对

那些对绿党失望的选民特别有吸引力，因为

绿党支持政府收紧部分移民法律。绿党总理

候选人、经济部长哈贝克抱怨，默茨是左翼党

的救星。最后的选举结果也表明，左翼党增

加的选民主要来自绿党，其次是社民党。

大联合政府“缩水”负重前行
在投票站关闭、大选结果预测先后出炉

后，联盟党经历了一波过山车式的体验。预

测数据一度显示，自民党和瓦盟都有可能越

过5%门槛而进入联邦议院。一旦其中有一

个政党进入联邦议院，德国就将不可避免地

需要再次接受组成三党联盟。

好在最终进入联邦议院的只有联盟党、

德国选择党、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这五个政

党。由于联盟党早早宣布不会与德国选择党

和左翼党合作，且党内反对与绿党合作的呼

声较强，因此能组成两党联盟政府的只有联

盟党与社民党。尽管这种组合是民调中的最

佳组合，但能否成功组建也并非毫无悬念。

社民党在经历了历史性的惨败后，首先需要

重新整装出发，并不急于与联盟党开启组阁

谈判。而且，默茨计划在未来执政时收回社

民党领导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制定的一系列

法规，也使组阁谈判变得艰难。

不过总体来看，由于联盟党与社民党组

成大联合政府几乎是唯一可行的组阁形式，

因此两党都承受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

压力，大联合政府有望最终达成。然而，这个

“大”联合已经大大缩水：历史上，两党的总得

票率一度超过90%，但其后不断下降，在上届

大选时为49.8%，到本届只有45%，相对于反

对党总计41.2%的得票率，领先优势非常微

小。反映在议会席位数上，大联合政府在总

计630个议席的联邦议院中仅拥有328席，超

出半数席位（315席）仅13席。

总之，即使德国成功组阁，其行动能力也

是受限的，面临的挑战却是巨大的。重振经

济、改善民生、确保内外安全，默茨领导的大

联合政府能否承受住如此巨大的压力，还真

是个未知数。如果不能拿出令选民满意的执

政方案与业绩，德国的政治变局将更加剧烈。


